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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說《我願意為你朗讀》作者徐林克於 1944 年，二戰結束前一年出生，從

童年、青少到成年，便在德國受國際譴責，以及去納粹化與歷史反思中成長。

小說於二戰五十年後 1995 年出版後，隨之造成轟動。小說情節以十五歲的少

年，回憶與前集中營納粹守衛的中年女性，之間的愛情與情感糾葛為主題。並

以此成為小說最大賣點與特色。雖然小說主旨是在反思德國二戰歷史，以及戰

後贖罪懺悔，但將文盲與納粹守衛放置在同一角色的設定，過於挑戰讀者對原

有大屠殺文學的閱讀習慣，讚賞之餘，也招致許多批評與責罵，尤其是猶太讀

者。 

    本文從距離的控制，分析作者選擇第一人稱敘述視角，之原因與操作手

法，如何拉近讀者與小說的距離。第二部分分析作者為何在拉近距離後，又選

擇使敘述者成為不可靠敘述者，並從中探究作者意圖，想藉此傳達的閱讀主

旨。 

 

 

 

 

 

 

 

關鍵字：我願意為你朗讀、二戰、第一人稱敘述、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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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我願意為你朗讀》雖被譽為繼徐四金《香水》後最成功的德語文學，但

自出版後卻不斷引發爭議。相比同類型的二戰文學，此書以一種非同常理的方

式展開。此書旨在反思第三帝國時期的德國，為何有諸多人被納粹洗腦，並聽

信於他們？以及當戰爭結束後，戰後的下一代德國人的立場問題，他們該如何

面對長輩過去的身分與罪刑？此主題在二戰文學裡並無不妥，也不甚突出，引

發爭議的關鍵在於，作者徐林克的人物設定。女主角漢娜，不僅曾經是一名納

粹守衛，同時也是文盲。世人眼中的惡魔與社會底層弱勢，同時出現在同一人

身上，引起社會對此書的批判，尤其是猶太讀者。大眾認為此舉是將罪惡與良

善之間的差距拉平。甚至再加上漢娜誘惑少年時的男主角米夏與她發生關係，

並與之交往，共譜了一段戀情。而批評《我願意為你朗讀》是劣質的大屠殺文

學；更關心使女主角漢娜成為受害者而不是犯罪者；文盲本身並不意味對道德

不敏感。但同時，關於此書的褒揚也不少，讚譽此書是道德文學的試金石；用

一種特殊的、令人驚愕的方式講述猶太大屠殺；傳達了惡其實是一種永遠存

在，為人做決定的可能性。 

關於《我願意為你朗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此書的符碼，探究人物內心

與設定對應的歷史與社會，或是書中朗讀與閱讀的意義，以及書中文本的互文

性，來釐清作者如何處理二戰後德國人內心的羞恥與罪惡感，並提起勇氣跨出

贖罪之路，來克服過往。對此書的評論也幾乎都以此為主，鮮少有人注意此書

的敘事手法。作為顯而易見會被社會所厭棄的設定，此書卻是出乎意料的褒貶

盡有，足可見作者在敘述手法上下了不少工夫，從而扭轉讀者的接受程度，卻

鮮少有被討論敘事觀點的研究。本文將以《我願意為你朗讀》的敘述設定為

主，探究第一人稱敘述觀點的敘述效果。 

 

二、 第一人稱距離控制 

 

敘事文於敘述過程中形成，並從中產生故事的意義與價值，當中敘述文的

敘述方式將直接影響故事的呈現與性質。在眾多技巧中，布思（Wayne Clayson 

Booth）在《小說修辭學》中分外重視「距離」這一概念，布思認為小說文本本

質上就是作者對讀者進行距離控制的系统1，因為任何的閱讀體驗中都具有作

                                                      
1 白春香，〈小說敘述距離的審美本質及藝術生成〉，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6 卷第 1

期，2010 年 0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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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敘述者、其他人物、讀者四者間的含蓄對話，而讀者與作品間的「審美距

離」，便是在作者透過精心設計和其他三者間對話產生的「敘述距離」之下誕

生，透過敘述距離，故事內的三者得以從原先的內部對話，搭建橋樑與外界的

讀者對話。因此每一部文學作品，都是作者根據不同的趣味層次，來精心設計

並控制讀者對作品的涉及深淺或超脫。可以說布思在《小說修辭學》中著重回

答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小說家們是如何運用叙術技巧進行距離控制的2，在此之

下結合敘述視角，而作者透過編排、組合與素材的取捨甚至語氣的運用，透過

讓故事產生文學性與藝術效果，使原先在現實生活裡人、事、物等，在敘事手

法下變形、變質，在讀者眼中變的陌生而不尋常，讀者從而能在作品中尋找出

讀者所要傳達的故事的理念與價值以及閱讀意義。其中視角是一項重要手段，

敘事學家們對於視角研究的理論之多，熱奈特（Gérard Genette）在《敘事話

語》中提出非聚焦、內聚焦、外聚焦三大分類。拖多洛夫（Tzvetan Todoro）則

提出將視角分為故事層與話語層的概念。路柏克更在小說技巧中說，「小說寫作

的技巧錯綜複雜，關鍵全在敘事觀點，也就是敘述者與故事的關係上」3雖然對

視角過於偏愛，但可見視角對敘事文的影響甚大。現今熱門的電影、影集鏡頭

人物的觀察視角與立場的呈現差異也備受討論，可見敘述中的視角觀察是一個

重要且歷久不衰的討論重點。人物的塑造也於其中備受影響。因此人物的視角

關察不單單只是帶有觀察意味，同時也是揭示聚焦人物個性與思想的手段。例

如半杯水的故事；當一個水杯裡面有半杯水，從 A 君視角看去是：「還有半杯

水，真好!」、B 君則是：「水快沒了……」。明顯 A 君是性格樂觀，B 君則是性格

悲觀，人物的差異便是在其中，如此被塑造與發現。 

本章主要討論作者徐林克，在故事中以男主角米夏為聚焦的第一人稱視角

的，文學性與人物性格的敘述效果，如何透過第一人稱視角與讀者對話，以及

如何透過此項敘述方法平衡故事中的人物與情節，讓讀者最大程度接受關於漢

娜的爭議部分，來達成本書想傳達的閱讀主題。並從讀者的回應，探討作者設

計危險的文學性效果與理念，是否成功向讀者傳達，亦或只招來誤會或罵名。 

視角是建構敘事文的基點4，同時也是傳達故事主題的重要媒介，作為觀察

效果的主導因素，不同的視角，即使是同樣故事也會造成不同的結構。為了敘

述故事，勢必要訂定承擔視角的人物，也就是故事焦點（聚焦）的感知者。視

角的承擔者共分為兩類；（１）敘述者，故事的觀察者與講述者、（２）故事中

的人物。因此視角指的是，敘述者或人物與敘視文中的事件相對應的位置或狀

                                                      
2 白春香，〈小說敘述距離的審美本質及藝術生成〉，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6 卷第 1

期，2010 年 02 月 
3 愛德華‧摩根‧佛斯特，蘇希亞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商周出版，2009 年，頁 105 
4 胡雅敏，《敘事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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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5，敘述者與人物透過自身視角，敘述在故事裡知曉或自身經歷的事件、觀點

以及內心想法。在當中敘述者指的是，敘事文中陳述行為的主體，是故事得以

組織並傳達的核心概念之一。而長期以來，我們普遍將敘述者以第一人稱、第

二人稱或第三人稱分類。可以說，敘述人稱選擇的同時也代表著故事中，視角

如何聚焦的確立。 

《我願意為你朗讀》的作者深知，米夏與漢娜這兩個角色，乃至整個故

事，充斥著世人眼中重大的道德瑕疵。故事中所有的重要設定，一位少年與年

近中年女士的不倫戀情，在現今許多故事或影視劇本以類似素材創作下，雖然

顯得常態許多，但是少年與前納粹軍官的戀情以及漢娜的文盲身分，無一不是

在試探讀者的接受程度。這樣充滿挑戰的故事設定，受到二戰的社會歷史的意

識形態影響下，意味著讀者將會與故事保持距離或是盡可能地遠離，並帶著社

會道德批判的標準來閱讀，認為納粹為惡魔的化身，無法原諒與理解。如果想

使讀者在閱讀時能夠全面投入故事中，以及避免故事淪為道德勸說，作者必須

想辦法打破讀者因為道德認知產生的距離感。而要想依靠敘事技巧讓讀者最大

程度接受，作者必然要精心設計以及掌握作者、敘述者、人物、讀者四者間的

距離的控制。 

在三種敘述人稱中，第一人稱因為代詞「我」，向讀者「你」敘述「我」的

經歷，讀者得以跟著「我」從同樣的視角體驗故事，「我」向讀者敞開心扉，讓

「你」直接進入「我」的內心，透過給予主角米夏訴說自己故事以及反映內心

的權力，藉此縮短了米夏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引起了讀者對米夏的共鳴6，兩者

間透過真誠而坦率的互動得以建立緊密信賴關係，米夏也得以與讀者分享無法

同旁人訴說或展露的內，能夠不必顧忌地展露對漢娜的慾望：「那天夜裡，我愛

上了她。……渴望著她，夢見了她，自以為碰觸到她……我的嘴由於親吻而作

痛，我的性器一再勃起……我想和她在一起」7、對父親的感情，與面對漢娜秘

密的無助倉皇：「我想要了解漢娜的罪刑，也想要批判他的罪行……我處理不了

這個狀況，我既想要了解，也想要批判，但是這兩者無法並存」8。他也多次直

接面對讀者提問，如何面對上一輩的罪行：「但是，少數人被定罪、被懲罰，而

身為後輩的我們則在震驚、羞愧和內疚中啞口無言——這難道就是對的嗎？」
9、或是關於漢娜的疑問：「為甚麼我沒辦法去找漢娜談一談？她離開了我、蒙

騙了我，她不是我在她身上看見的那個人……而我對她來說又是什麼人呢﹖是

                                                      
5 胡雅敏，《敘事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9 
6 申丹，《敘事學理論探賾》，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4 年，頁 155 
7 徐林克，姬健梅譯：《我願意為你朗讀》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 年，頁 45 
8 徐林克，姬健梅譯：《我願意為你朗讀》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 年，頁 177 
9 徐林克，姬健梅譯：《我願意為你朗讀》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 年，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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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她利用的朗讀少年，還是供她取樂的年少床伴？」

10
。在米夏一次次將自己不

示以他人軟弱，毫不遮掩的展露下，讀者認為自己彷彿就如同米夏真正的密友

般，並且自己更是唯一一個明確知曉他與漢娜關係的人，能與米夏共享一個驚

天秘密與醜聞。這種看似被米夏賦予完全的信賴、推心置腹的情感下，讀者便

一步步的從最開始的遠離，不自覺的主動拉近與米夏的距離。 

在第一人稱敘述中，讀者因為米夏坦率的自白對其產生共鳴，至始至終的

感受著米夏的情緒。米夏內心不斷展露的無助、痛苦，顯示著他精神上的無處

依靠，加上受過往影響與妻子離婚，米夏原先看似終於能夠安定的生活再次動

盪，又無法擺脫與漢娜相似的女性交往，最終又成為孤獨生活，使他散發著強

烈孤獨感。而這種孤獨感在第一人稱敘述下，傳達給讀者時又因其雙方建立的

緊密關係被放大，促使讀者對米夏產生同情，作者得以藉著這份同情，為米夏

的道德與性格缺陷做辯護。透過這種持續不斷的內心活動，將引導讀者希望帶

他旅行的人物得到好運，而完全不管他所暴露的那些品質11，作者因此可以進一

步削弱讀者對米夏的防備，再次將讀者往前拉近故事的參與。 

 

三、 不可靠敘述者 

 
在閱讀過程中讀者對敘述者是特別信賴的，尤其當視角第一人稱內聚焦時

的讀者，由於他們只能仰賴單一管道接收資訊，再加上由於敘述者作為人物直

接參與了整個故事，敘述話語顯得更為可信。然而，敘述者雖然能提供讀者所

期望的，逼真的場景、細緻的觀察、真實的情感，在讀者眼中代表某種絕對，

但是並非所有的敘述者都是可靠可信的。布思提出觀點，認為當敘述者的敘述

和隱含作者12規範一致時，即與組成作品的事件、人物、敘述話語等表現出的

倫理道德、感情、藝術性等標準一致，敘述者便是可信的，反之則是不可靠的

敘述者。詹姆斯‧費倫（James Phelan）又進一步將此發展成六種類型；事實/

事件軸上的「錯誤報導」和「不充分報導」、價值/判斷軸上的「錯誤判斷」與

「不充分判斷」、知識/感知軸上的「錯誤解讀」和「不充分解讀」。13 

故事中，作為中心人物的敘述者，米夏深知漢娜文盲的身份是促成整個故

                                                      
10 徐林克，姬健梅譯：《我願意為你朗讀》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 年，頁 178 
11 W.C 布思，華明、胡蘇曉、周憲譯：《小說修辭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年，頁

275 
12 W.C 布思將作者分為兩個，真實作者與隱含作者。真實作者為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作者。隱含

作者是真實坐在創作時的第二自我，也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推論出來的故事作者形象。布思

認為隱含作者既是作品的作者形象，也是作品的生產者。從敘事交流的簡圖來看：作者(編

碼)—文本(產品)—讀者(解碼)。當作者在寫作時，隱含作者便出現，此時創作故事為故事編碼

的即為隱含作者。 
13 申丹，《敘事學理論探賾》，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4 年，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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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最重要因素，也是一切起因，當初漢娜會逃避西門子工廠晉升報名納粹軍

隊正是因此而起。文盲的身分充斥在每一個事件中，沒有理由能夠讓人信服去

避開談及。米夏有多次的時機，可以向讀者闡明漢娜是文盲的事實，比如在漢

娜一直要求為她朗讀時，或是漢娜在宣讀起訴書前沒有提出錯誤異議，以及米

夏留下紙條後先行離開去取早餐，回來後遭受憤怒、驚慌失措的漢娜以皮帶抽

打時： 

 

我們只在阿莫爾巴赫吵了一架。我早早醒來…… 

……我原先把字條擺在床頭櫃上，但字條已經不在那兒了。我下了床，在

床頭櫃旁邊和底下尋找，在床下和床上尋找。遍尋不著。 

「我不懂。我寫了張字條給妳，說我去取早餐，馬上就回來。」 

「是嗎，我沒看見什麼字條。」 

「你不相信我?」 

「我很想相信你，但我沒有看見紙條。」 

我們沒有再度爭吵。是一陣風吹來，把紙條吹到不知何處去了嗎?她的發

怒、我裂開的嘴唇、她傷心的面孔、我的無助，這一切都只是一場誤會嗎?14 

 

作者在故事中時常採取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特有的兩種視角轉換，從敘述者－

我；如今回憶過往的米夏，轉換成人物－我，疑惑紙條的去處。當作者試圖隱

瞞資訊或是混淆讀者時，便會自然地轉換視角，改為由同樣資訊不足的少年米

夏帶領讀者。察覺的難點在於，視角的轉換非常頻繁，在紙條這一段的描寫，

前面還是現在的回憶視角，中斷轉換成為過往的少年米夏，結束時又轉回了現

在的回憶視角，「我把我們的爭吵說得太過詳盡了」15。讀者若快速閱讀過去容

易忽略此種轉換，忽略人物「我」的視角被用來隱瞞漢娜的訊息，製造懸疑效

果。然而作者顯然還有其他的意圖。作者最主要的目的是讓讀者認知到米夏是

有意為之的不充分報導，是不可靠敘述者。當讀者發現最相信的敘述者的敘述

實則並不可靠時，將會產生反諷效果，這時身為敘述者的米夏本身會成為嘲諷

的對象。(隱含)作者此刻則向讀者拋出一個沒有明說的事實或觀點，兩者隱瞞敘

述者，秘密交流，要怎麼共謀與合作，並協商定訂標準，在往後根據此標準發

現敘述者話語中的缺陷。 

當讀者發現文盲的祕密被揭曉，意識到作者隱瞞資訊的手法後，回過頭將

發現米夏雖然隱瞞事實，想讓讀者與他當年一樣，直到在審判結束後才發覺漢

                                                      
14 徐林克，姬健梅譯：《我願意為你朗讀》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 年，頁 76～77 
15 徐林克，姬健梅譯：《我願意為你朗讀》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 年，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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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是文盲，卻是想隱藏又在細節中暴露，在回憶視角中處處留下了曖昧不清的

線索。米夏特意提到廚房桌上的筆記本與書本就有他的名字，漢娜卻仍詢問

他：「在筆記本和書本上就有我的姓名，那時我學會了用厚紙把書本包起

來……」16。在與漢娜的復活節出遊時，所有事情都交由他打理：「漢娜不僅讓

我選擇方向和道路，也讓我挑選晚上過夜的旅館……看菜點菜也是我的事」17。

然而漢娜在兩人前期相處時，佔據主導地位，控制慾極強且易發怒，又怎麼會

輕易讓米夏為她做決定。讀者從這裡產生另一個懷疑，既然米夏對事件的敘述

不完全可靠，那麼他的觀察與判斷也同樣令人值得懷疑，讀者與米夏的距離再

次被拉開。 

米夏在敘述中時常思考反省，思索自己是否有資格審判父母輩、反思自己

過往的所作所為與想法等，加上他研究第三帝國法律史學者的身分，是大眾眼

中時常與理性為伍，其話語與思維值得信賴的人，米夏敘述中的價值判斷便被

掩護在他的高知識份子形象之下。米夏可以說是非常喜愛發表見解與解釋的敘

述者，不單單是他自己的，幾乎所有在故事中出場的人，他都為之發言過。但

是受限於第一人稱的一個顯著特性，視野的限制，不論米夏敘述如何豐富，讀

者也僅能看到聚焦人物視野之內的事物。我們僅能透過米夏的觀察，去猜測其

他角色的言行舉止、內在世界，拼湊他們究竟是如何的一個人物，以及故事中

的事件全貌。 

這是由於米夏這類的敘述者大多是不自覺的，或許他本身也沒有意識到自

己的敘述中有許多值得懷疑的地方18，就像關於漢娜文盲的線索。米夏經常提

醒讀者這是他的回憶，開頭的「十五歲那年」19，與結尾呼應的「這一切如今已

經是十年前的往事了」20，敘述中不時出現的當年、那天、多年後等詞，都表明

他極力想向讀者表達，所有敘述都是事件過後的視角，他已經成長的足夠理性

的回憶這些過往了。然而視角雖然是在成年許久後開始回顧，似乎已經長大成

熟，但是作為事件中心的主要者，從米夏對漢娜的形容，依然看的出來與人物

的親疏關係仍會直接影響他的判斷。 

在米夏的描述裡，漢娜在審判中呈現出因知識不高、教育不足，而發展出一套

自己特有的，缺乏社會世俗倫理善惡的價值觀： 

 

漢娜想把事情做對，當她認為自己被冤枉了，她就會反駁；當她認為對她

                                                      
16 徐林克，姬健梅譯：《我願意為你朗讀》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 年，頁 52 
17 徐林克，姬健梅譯：《我願意為你朗讀》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 年，頁 74 
18 胡雅敏，《敘事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24 
19 徐林克，姬健梅譯：《我願意為你朗讀》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 年，頁 22 
20 徐林克，姬健梅譯：《我願意為你朗讀》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 年，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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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責所言屬實，她就會承認。她反駁時很固執，承認時很甘願，彷彿藉

由承認得到了反駁的權利，或者說是隨著反駁而承擔了承認的義務，必須

承認她出於誠實所不能否認的事……21 

 

相比起法庭裡其他被告人的逃避拒絕，漢娜的坦然承認顯得孤立清高。然而這

份清高卻卻並不是因為愧疚或罪惡感，而是純粹承認自己曾經做過的事。在整

個審判過程並沒有關於漢娜愧疚表現的描寫，反倒是對是否應固守責任的疑

惑。漢娜不明白在集中營篩選囚犯時，篩選囚犯送回必死無疑的奧斯維辛，錯

誤的地方在於道德倫理上不應將人送死，而是想不通作為守衛的她當年分明沒

有其他選擇。同樣也無法理解眾人為什麼認為應該把關押囚犯的燃燒教堂打

開，讓囚犯能夠逃生，反而在意打開門後要如何維持秩序，維持看守囚犯的責

任，對於此時期的漢娜來說完成責任大於重視生命。 

彷彿漢娜在入獄識字前，對這些不應該做的事絲必然絲毫不曾反省。但當

故事進行至後段，漢娜學會認字後，開始閱讀集中營的書，並隨之自暴自棄，

很少洗澡。對比在前期時漢娜卻是非常愛乾淨，每天早晨淋浴、與米夏朗讀後

上床前要淋浴、和米夏爭執後也會淋浴，米夏也認為漢娜有著潔癖，可見清洗

對她來說有著極大重要性。清洗動作是將身體上有污染性或是有害事物清除，

但在漢娜的意識裡，連她自己都未察覺，清洗對她來說已經被賦予另外意涵。

漢娜一直不斷成重複清潔的動作，這種有如強迫症般的潔癖，和馬克白夫人藉

由不斷的洗手，想來清洗手上不存在的血跡相似。《馬克白》中手和眼不斷被突

顯，手屬於邪惡的作為，眼則是良心的審視22，漢娜不一定親手處決過猶太囚

犯，但待在集中營必定看過同僚或長官的處決，親自用雙眼看過血新殘忍的畫

面。執著的淋浴透漏著漢娜不自覺的罪惡感是潛意識裡對罪的壓抑，試圖用

「身體清洗」來「洗滌罪惡」23。如此隱匿的罪惡感，米夏也同樣至終都未曾

察覺。 

視野的侷限、敘述者自覺與不自覺的不可靠敘述，都要求讀者積極投入故

事的闡釋過程，進行雙重解碼，解讀敘述者的話語，且脫開或超越敘述者的話

語來推斷事情的本來面目。24米夏說自己在往後的年歲裡，讀遍了關於文盲的資

料，他對漢娜感到憐惜： 

 

                                                      
21 徐林克，姬健梅譯：《我願意為你朗讀》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 年，頁 129 
22 孫逸穎，《論徐林克小說《我願意為妳朗讀》裡的「罪」》，臺中，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碩

士論文，2010 年 
23 孫逸穎，《論徐林克小說《我願意為妳朗讀》裡的「罪」》，臺中，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碩

士論文，2010 年 
24 申丹，《敘事學理論探賾》，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4 年，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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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那種在日常生活中的無助……為了隱瞞自己不會讀寫要耗費多少

精力，以至於無力去過真正的生活。……我為她感到驕傲，同時也替她感

到難過，為了她被耽誤、被虛擲的人生……25 

 

他既定的將漢娜描述成冷酷無知的人，在敘述裡卻又將漢娜放置在相對弱勢的

位置。在米夏眼中的審判，是法庭上所有的人皆針對漢娜，審判長被她的堅持

反駁惹惱、律師不適合她、坦然承認則惹惱其他被告，更被其他被告嫁禍。其

他被告有家屬相陪，而漢娜卻是孤單一人，和他自身一樣。米夏回憶自己在離

開漢娜後，養成一副傲慢自大，沒有什麼事能夠再打動他的態度。他凡事置身

事外，卻會被充滿愛意的小小舉動打敗，冷漠無情和多愁善感並存在他身上，

然而實際上卻是他將自己包裹在冷漠的態度之下，內心實際依然渴望他人的關

愛與憐惜。所以他無法與他人有一段長久的關係，更因此離婚，因為他無法真

正與他人交心，只要與漢娜的秘密一天無法向旁人提起，他便一天無法擺脫，

與他人的心便有著一層隔閡，讓他無法得到他內心渴望已久的愛。直至故事接

近尾端米夏依然在尋找歸屬感，「而我在今日的渴望與鄉愁中感覺到當年的渴望

與鄉愁」26。敘述中他對漢娜的譴責則與漢娜孤獨的處境互相衝突，矛盾甚大。

整個法庭的審判過程實則是米夏將多年後對漢娜的憐惜，與自己的渴望投射在

其中，而後才再次呈現。 

解讀敘述視角，除了可以分析作者如何在敘述中使作品達到文學性的複雜

與藝術性的美感外，也能夠從其中窺探作者的個人思想與內在。因此雖然故事

創作時的主體為隱含作者，但是仍然是從真實作者這一存在下，而分裂產生出

的狀態，當中就會不可避免地承襲部分真實作者的影響。尤其《我願意為你朗

讀》更是以二戰、納粹為故事背景，這般在現實世界中悲劇而嚴肅的重大題

材，加之作者的成長時期便是在二戰後度過，故事理念受此影響無可避免。學

者楊義便指出：「還作品以生命感，而不是把作品當成無生命的機械元件加以拆

解，就有必要發掘敘事視角與作者的內在聯繫，深入的解讀作品所蘊含的作家

心靈密碼。」27從讓米夏在故事中期被發現為不可靠的敘述者這一設定來看，

作者分明費心思好不容易利用內心窺視使讀者同米夏共情，拉近讀者與故事的

距離，又何必要特意安排米夏成為不可靠的敘述者？作者內心瞭然，當米夏被

讀者認定為不可靠敘述者時，不僅拉開了作者和叙述者之間的距離，而且還直

接影響了讀者和故事之間的距離28，可以說是使第一人稱內聚焦的精心挑選與

                                                      
25 徐林克，姬健梅譯：《我願意為你朗讀》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 年，頁 204 
26 徐林克，姬健梅譯：《我願意為你朗讀》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 年，頁 236 
27 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圖書館，1998 年，頁 221 
28 白春香，〈小說敘述距離的審美本質及藝術生成〉，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6 卷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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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白費苦心。 

在第一人稱中，為了對應米夏以「我」來敘述的模式，其它敘述話語也必

然會受到知識、心理、價值觀甚至精神狀態所影響，更何況米夏是一位有私心

而 無法理智的敘述者，這也是為什麼對漢娜的敘述多有偏頗。讀者除了拆解米

夏話語中的缺陷外，另一個任務是，要找出米夏隱藏在敘述中的偏頗與自身情

感的投射，從而篩選可信的事實，才能拼湊出最接近合理的判斷。米夏是這樣

形容他與漢娜重逢緣由的討論課： 

 

檢討！檢討過去！我們那幾個修這門課的學生自視為檢討過去的先

鋒……我們要確保人們能夠呼吸，能夠看清事實。我們也不寄望於淵博的

法律學識，我們深信定罪有其必要……該被審判的是一整個世代的人，那

一代人用了這些守衛和劊子手……而我們在一場檢討和教化 

的審判中將一整個世代的人定罪，要他們感到羞恥。29 

 

集中營守衛、劊子手判刑只是其中表面，目的是告訴讀者這是敘述者－我；如

今回憶過往的米夏的視角敘述。就像漢娜成為集中營守衛，是因為逃避文盲身

分，所以回憶後的大家深信那些判刑，應該要再深究。如果錯將此當成人物－

我；回憶中的米夏視角，就無法看出話裡藏起的諷刺與其他含意。米夏以我們

作為形容的人，但實際上是否所有同學都如他這般激動，這樣認為，我們無從

知曉。畢竟當中只有米夏除了父母參與之外，還要再加上他的一生糾葛。同學

們或許激烈，但未到米夏如此偏激，看得出裡面應有許多他受過往影響的敘

述。不寄望於法律是諷刺他自身便是在日後研讀法律史的過程中，有了去聯繫

漢娜的勇氣。其實米夏想定罪的也不只是父母那個世代。雖然他在下一段便提

到父親為了開史賓諾莎的課丟失教職，只好到出版社養活家人，而自己又憑什

麼辦定父母應該感到羞恥？但米夏依然覺得有定罪的必要，只是應該感到羞恥

的是父母與他們這個世代，他們即使知道過去父母的所做的事，卻依舊愛著這

些長輩，他們這些子女輩的罪就如他所說的：「我的罪在於我愛過一個罪犯，並

且會是持續許久的。」30 

故事中視角不斷轉換，但不明顯，讀者需要仔細閱讀且思考才能察覺真

相。就像第三帝國時期，德國社會紛擾、混亂，人們倘若放棄思考，便會被那

些不可靠的所洗腦、支配，無法發現事實。因此作者安排、並希望讀者在閱讀

過程中能夠打破與米夏的共情控制，發現他的不可靠敘述，從而不失去理智與

                                                      
期，2010 年 02 月 

29 徐林克，姬健梅譯：《我願意為你朗讀》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 年，頁 110 
30 徐林克，姬健梅譯：《我願意為你朗讀》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 年，頁 153 



 
 
 
 
 
 
 
 
 
 
 
 
 
 
 
 
 
 
 
 
 
 
 
 
 
 
 
 
 
 
 
 
 
 
 
 
 
 
 
 
 

 

 

61 
 

論《我願意為你朗讀》中的第一人稱敘事設定 

 
理性的思考。而在這些敘述技巧下，當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從作者精心設置的

陷阱裡，一個一個拆解敘述中的線索與缺陷後，將會從中體會到在閱讀中破譯

任務的快感，此時雙重解碼間的差異，將會產生文學的意義，不僅表達主題意

義，也反映敘述者的思維特徵，對塑造與揭示敘述者的性格和形象有重要作

用。31而讀者在閱讀時進行解碼，並從中推導出故事隱含的作者希望理性思考形

象，說明成功向讀者傳達敘述目的。32 

由此可見無論是第一人稱，或是米夏的不可靠敘述，作者都旨在將讀者拉

進故事中，調動讀者對閱讀故事的積極性，要求讀者在看似可信與理智的強況

下的進行合理判斷與思考，而不只是單純的傳達道德對錯，或是悲傷或者快樂

的故事。 

 

四、 結語 

 

作者徐林克曾在採訪時表示：「漢娜的文盲是象徵那些在戰爭中遺忘道德二

字的人們」33，可見他認為能夠獨立理性思考極為重要。在希特勒統治的第三

帝國時期，時刻有著海報標語、希特勒演講以及乃至希特勒自傳的，鼓動式洗

腦宣傳，人們在一次次的洗腦中支持希特勒，而使希特勒得以壯大並維持第三

帝國。而作者徐林克出生的時間 1944 年，是二戰結束的前一年，在他的成長經

歷中，必然也與米夏同樣處於檢討德國與去納粹化的時期。無論是第一人稱，

或是米夏的不可靠敘述，作者都旨在將讀者拉進故事中，調動讀者對閱讀故事

的積極性，要求讀者在看似可信與理智的強況下的進行合理判斷與思考，而不

只是單純的傳達道德對錯，或是悲傷或者快樂的故事。雖然作者選擇了危險的

敘事設定，但反而藉著危險的部分來達到目的，僅是藉由視角的控制，作者便

能將讀者與故事的距離雖然在發現陷阱後拉遠，卻又再度被第一人稱親近特性

迷惑中，不斷重複。可見作者深厚的敘事功底，以及對敘事中視角控制的重要

性，及能製造的豐富的敘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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